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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品
顯
示
友
愛
和
祝
福
，
本
該
皆
大
歡
喜
，
效
果
卻
差
不
盡
意

。
因
為
禮
送
達
後
，
你
再
不
滿
意
，
也
無
法
否
認
﹁物
主
﹂
的
身
份

了
。
近
日
報
載
，
一
對
英
國
新
人
收
到
的
禮
物
中
，
竟
然
有
二
十
四

樣
雷
同
，
而
且
是
同
一
個
牌
子
的
麵
包
烤
爐
。
儘
管
是
外
國
﹁趣
事

﹂
，
但
其
中
的
苦
澀
我
們
中
國
人
也
感
同
身
受
：
作
為
禮
物
的
生
活

用
品
大
多
不
稱
心
，
最
多
只
是
勉
強
有
用
，
而
更
多
是
完
全
沒
用
。

回
想
一
下
，
當
你
耳
朵
或
脊
背
奇
癢
無
比
之
時
，

手
中
一
定
不
會
有
朋
友
作
為
禮
物
贈
送
的
挖
耳
勺

和
搔
癢
耙
。
禮
物
是
他
人
為
你
作
出
的
選
擇
，
即

使
它
是
友
情
和
愛
意
的
象
徵
，
但
缺
少
了
你
的
自

由
與
意
願
。

其
實
，
為
了
避
免
送
禮
雷
同
或
禮
品
無
用
的

尷
尬
，
人
們
今
天
已
經
想
出
了
禮
金
券
，
並
在
一

些
地
區
迅
速
流
行
起
來
。
但
禮
金
券
也
有
問
題
，

它
完
全
消
除
了
禮
物
本
該
含
有
的
期
待
、
神
秘
的

意
味
。
至
今
為
止
，
父
母
送
聖
誕
禮
物
為
何
仍
要

選
擇
孩
子
入
睡
以
後
，
而
且
堅

持
不
讓
他
們
猜
透
？
禮
物
妙
處

就
在
於
讓
有
限
的
價
值
，
發
酵

出
更
多
的
歡
樂
。
即
使
對
成
年

人
而
言
，
禮
物
也
有
期
待
、
猜

測
和
發
酵
歡
樂
的
效
應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禮
品
一
般
都
要
用
彩

紙
包
起
來
的
道
理
。
一
目
瞭
然
的
禮
金
券
怎
麼
可

能
是
令
你
喜
出
望
外
的
﹁歡
樂
酵
母
﹂
？
送
錢
而

已
。

說
起
來
，
禮
物
的
﹁曖
昧
﹂
仍
然
溫
馨
，
但

絕
對
消
解
不
了
二
十
四
個
麵
包
烤
爐
同
時
上
門
的

苦
惱
。
周
遭
人
可
能
對
巧
合
、
偶
然
性
、
黑
色
幽

默
一
類
﹁惡
作
劇
﹂
規
律
大
笑
不
已
，
但
誰
都
難

以
設
身
處
地
，
想
出
較
好
的
處
理
方
案
。
所
以
，

清
潔
工
如
今
常
常
會
在
垃
圾
箱
裡
發
現
精
美
的
禮

品
盒
，
而
且
從
外
包
裝
到
說
明
書
、
到
實
物
一
應
俱
全
。
可
以
想
像

，
主
人
拋
棄
禮
物
時
懷
有
怎
樣
無
奈
而
惱
恨
的
心
情
。
可
是
，
令
人

沮
喪
的
是
，
送
禮
這
類
活
動
不
可
能
在
生
活
中
被
取
消
，
相
反
還
是

人
際
關
係
及
社
交
活
動
中
永
遠
的
潤
滑
劑
。
對
禮
品
的
處
理
也
仍
是

讓
人
頭
疼
的
難
題
，
而
其
中
的
道
理
講
不
清
，
甚
至
永
遠
也
說
不
明

白
。

韓國最南端的濟州島
，以石頭多而聞名。我們
最初去，看到石頭無處不
在，但走馬觀花，沒有細
看。後來去的次數多了才
發現，濟州島所有的石頭

，都是表面凹凸，有很多洞眼，不禁奇怪。後
經人介紹方知，那是因為濟州島四面環海，終
年風多，常年風化形成的 「風化石」。濟州島
的很多景點，都是由這種風化石形成的獨特風
光。濟州市海邊有一處景觀叫 「龍頭岩」，黑
色巨大岩石矗立海中，石面凹凸不平，形狀酷
似海中昂起的龍頭。韓國朋友說，特別在夏天
月夜，一輪明月懸掛在龍頭之上，海浪拍打着
岩石，激起層層海霧，此時從遠處看，龍頭像
要騰空奔月，人們猶如置身仙境，令人難忘。

一次參觀一個火山口，名叫 「山君不離」
，是濟州島唯一一個不在山頂而在草原上的火
山口。它周圍長約二公里，深一百多米，據說
下多大的雨坑中也不積水，由於日照時間長，
坑裡生長着四百多種熱帶和溫帶植物，形成一
個巨大的植物園。韓國朋友說，濟州島是世界
上寄生火山最多的地方，火山爆發時噴出的熔
岩形成了山峰、丘陵和大量的石頭，島上的漢
拏山、城山日出峰都是火山噴發後形成的，石
頭又經多年風化形成今天的 「風化石」。我們
終於找到了濟州島石頭多的真正原因。

後來我們又了解到，風化石的學名叫 「玄武岩」，是一種
優良的建築材料。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濟州人靠石
頭吃石頭。我們發現島上居民的房屋都是用這種風化石建的，
房子周圍又用石頭壘起圍牆，房頂鋪上茅草，據說由於石頭有
孔，房子透氣性能好，又防風防雨防潮，住在裡面非常舒適。
每家門前還豎着兩根長方形石柱，叫 「定柱石」，內側各鑽有
三個圓洞，用木棍搭在洞眼上，起鎖門的作用。搭上三根棍說
明主人已遠行，搭一兩根表明主人暫時外出，一根不搭是主人
在家。進村的路也是用石頭砌成，自家田地周圍也用石頭圍起
，表明與鄰家田地的分界。更奇特的是，據說濟州人死後，在
墳墓周圍也用石頭築起圍欄，以防止牛馬損害墓地。還有在墳
前用石頭做一 「門神」，放在左邊是女性，放在右邊是男性。
有的人家用石頭雕刻一小男孩豎在墓前，叫 「童子石」，據說
是給墓中人做伴兒的。

旅途中我們看到山路兩旁的圍欄塗着黃色油漆，以為是木
頭欄杆，但走近方知也是用風化石倣製的。有意思的是，我們
發現在村口和一些景點站着一人多高的石頭人，原來這是濟州
人用巧手製作的 「守護神」，當地叫它 「哈魯邦」。這個石頭
人很可愛，有一雙凸現的大眼睛，突出的圓鼻頭，緊閉的大嘴
巴，下垂的大耳朵，雙手捧腹，頭上戴一頂宦官帽。中國人給
他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 「石頭爺爺」。韓國女性偷偷告訴
我，姑娘如撫摸石頭爺爺的鼻子，婚後就會生男孩兒。我們注
意到，很多石頭爺爺的鼻子都被摸得光光滑滑，逗得大家哈哈
大笑。島上的商家很會做生意，商店中擺滿大大小小、形態各
異、憨態可鞠的石頭爺爺，作為工藝品出售，成為濟州島獨特
的旅遊產品，受到遊客的歡迎。我們買回一個石頭爺爺，至今
放在書案上，它那滑稽的面孔，使我們每天都過得很開心。

真可謂，濟州島是個石頭島，濟州人的生和死都與它密不
可分。當地人說，濟州島的石頭不但為旅遊業創收，而且是他
們一生默默相伴的朋友。

一
九
八
○
年
代
開
始
編
印
的
《
中
國
現
代
作

家
作
品
研
究
資
料
叢
書
》
和
《
中
國
當
代
文
學
研

究
資
料
》
，
內
容
雖
然
相
當
不
錯
，
但
圖
片
卻
往

往
因
印
刷
技
術
欠
佳
而
不
夠
清

，
同
時
因
為
是

純
學
術
性
書
籍
，
編
排
死
板
，
欠
缺
靈
活
度
，
我

總
覺
得
它
們
太
﹁冷
﹂
、
太
﹁硬
﹂
、
太
嚴
肅
了

，
讀
起
來
枯
燥
無
味
；
但
近
年
這
些
研
究
資
料
專

集
已
轉
變
了
形
式
，
以
《
作
家
紀
念
集
》
面
世
。
上
海
魯
迅
紀
念
館

自
一
九
九
八
年
起
，
編
輯
《
作
家
紀
念
集
》
，
至
二
○
○
五
年
，
已

出
了
趙
家
璧
、
許
廣
平
、
吳
朗
西
、
曹
聚
仁
…
…
樓
適
夷
等
九
種
，

內
容
一
如
前
面
所
述
的
﹁現
當
代
﹂
兩
套
叢
書
，
但
圖
片
則
更
見
清


，
封
面
設
計
也
漂
亮
得
多
。
不
過
，
印
量
還
是
停
留
在
一
千
冊
左

右
，
不
易
買
到
。

近
年
作
家
仙
遊
後
，
由
他
們
的
學
生
或
後
人
編
的
紀
念
集
則
更

見
精
彩
，
如
《
卞
之
琳
紀
念
文
集
》
（
江
蘇
海
門
市
政
協
文
史
資
料

，
二
○
○
二
）
和
《
辛
笛
記
憶
》
（
寧
夏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
六

）
可
作
代
表
：
《
卞
之
琳
紀
念
文
集
》
列
為
海
門
文
史
資
料
第
十
八

輯
，
張
松
主
編
，
十
六
開
本
，
二
十
六
萬
字
，
收
紀
念
文
章
九
十
餘

篇
，
珍
貴
圖
片
特
多
，
難
能
可
貴
！
《
辛
笛
記
憶
》
由
辛
笛
女
兒
王

聖
思
編
輯
，
也
是
十
六
開
本
，
五
十
萬
字
，
比
前
者
分
量
更
重
。

卞
之
琳
（
一
九
一
○
至
二
○
○
○
）
和
王
辛
笛
（
一
九
一
二
至

二
○
○
四
）
同
為
現
代
傑
出
的
詩
人
，
這
兩
本
紀
念
集
是
了
解
詩
人

最
好
的
書
。

內地少林寺山門前的商
業攤位，有幾處攤主一直以
來身穿灰色僧衣，他們靜候
此處守株待兔，專為那些信
神弄鬼的遊客卜卦算命，賺
取錢財。外地過來的遊客，

往往以為他們是少林寺的僧人，其實他們只是穿着
少林僧衣的遊商。少林僧衣加身，在他們的身上鍍
上一層神秘光環，遊客對他們往往信以為真，因此
一直以來算命假和尚的生意非常興隆。

近日筆者再訪少林，發現這些算命的假和尚已
經 「還俗」，穿上了他們理應穿着的尋常衣服。過
去光潔的和尚頭， 「春風吹又生」，新一茬毛髮已
破頂而出。此前，有媒體報道少林假和尚向遊客騙
財，而引發了一番 「嚴打」，一些假和尚無奈返璞
歸真，露出了 「廬山真面目」。儘管褪出了少林僧

衣，但算命和尚的生意依然紅火，眾星捧月般，攤
位邊圍聚了不少遊客。

筆者好奇地湊過去，立在一旁聆聽一位假和尚
給那些虔誠的遊客算命。假和尚一手執筆，在面前
的筆記本上比劃着。筆記本上好像寫着這些遊客的
名字，假和尚依據先後順序，似乎是在拆分他們的
名字，為他們一一算命。

假和尚顯然身在江湖已久，面對遊客，他神態
自若，輕鬆自如，言語之間游刃有餘把控着現場的
氣氛和節奏。

假和尚目光炯炯，平視着一位五十歲的遊客，
以一種言之鑿鑿的口吻說： 「你的腿上曾受過傷，
還不輕；在你這個年齡，你要戒酒戒色啊，數風流
人物還看今朝──」假和尚輕鬆詼諧地說着，這位
遊客報之一笑，旁邊人被假和尚的言語撩撥着情緒
，眉飛色舞。

緊接着，假和尚轉向另一遊客，目光鎖在他的
臉上，故作玄虛說道： 「你的運氣一般。」遊客對
答道： 「我知道，你說說我的家庭吧。」假和尚道
： 「你呀，能不找事就沒事（意指平安），你的性
格忠厚善良耿直，有些急躁，忍不住事，容易上別
人當，不過 『吃虧是福』嘛。」假和尚最後的一句
話擲地有聲，彷彿是在安撫這位命途似乎不太好的
遊客。

言畢，假和尚又馬不停蹄轉向另一位名叫常申
堂的遊客說： 「你們一起這麼多人，就你的名字好
一些。你啊，在家有人敬，在外有人幫，我看你心
太善，當不了大領導。」

假和尚為大家一一算命，疑真疑幻，亦是亦非
。他那高超的語言技巧，似乎為大家灌了迷魂湯。
這些遊客在渾渾噩噩之中，頓覺假和尚的一番妙語
，似乎洞穿了他們的心靈深處。

俄羅斯人喜愛伏特加酒，這幾乎
盡人皆知。對箇中原因，有多種解釋
，其中比較有說服力的是：俄國幅員
廣大（一千七百多萬平方公里），且
地多處寒帶、亞寒帶，冬天天寒地凍
，持續的時間又長，人們只好用酒禦

寒，有人說 「此乃國情」。數百年下來，便形成了一種
獨特的 「俄羅斯酒文化」。因為飲用此物的人群面寬，
飲用得又過量，往往產生一種社會性的酗酒現象，給國
計民生、家庭和睦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屢屢令 「一國
之君」束手無策， 「頭疼」不已。

「果汁是不能用來碰杯的」
在俄國歷史上，曾有過多次禁酒運動，但屢禁屢敗

。最近一次始自於安德羅波夫，他一九八二年底接任蘇
共中央總書記後，深感酗酒是蘇聯肌體上一個毒瘤，下
決心要動刀把它切掉。但他當時已經重病纏身，過了不
到一年半就去世了。他的繼任者契爾年科更是病入膏肓
，連政治局會議都主持不了，過一年多一點也離世了。
在兩年半時間內，由兩名病夫治國，哪裡還能顧得上禁
酒不禁酒。戈爾巴喬夫一九八五年春入主克里姆林宮後
，很快就撿起那一紙 「乾法令」（禁酒令），動起真格
來了。我聽了他幾次講話，感到此人對一些俄國人的酗
酒是恨之入骨的，說此毒瘤一日不切除，他就一日不甘
心，大有林則徐當年禁煙之勢。

一九八六年初，中國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委主任宋平
路過莫斯科時，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相當於第一
副總理）兼計委主席塔雷津，在克里姆林宮設便宴招待
他。駐蘇聯大使李則望和我（時任使館政務參贊）應邀
作陪。

在宴會餐桌上每個人面前，只擺了兩個大杯子，都
是用來裝非酒精飲料的：一種是礦泉水，另一種是果汁

。宋平見狀不解，問： 「怎麼沒有看見酒杯？」李大使
說： 「戈爾巴喬夫正在大力推行 『乾法令』。」宋平問
： 「為何叫 『乾法令』， 『乾』是什麼意思？」大使說
： 「乾者，是面前乾乾淨淨也，還沒有開吃就已經門前
清了。」還說： 「『乾法令』就是禁酒令。」

在這次宴請中，品嘗的是克里姆林宮的正宗俄羅斯
大餐，賓主都是國家計委的領導人，同行見同行，相談
甚歡，有一種相見恨晚之感。餐桌上都已經擺上水果了
，但主人還沒有說過一句祝客人健康這類客套話。宋平
對李大使說： 「人家副總理今晚這樣盛情款待我們，我
總得正式講兩句感謝的話。」李大使讓我問一問塔雷津
的助理，能否這樣做。這位助理向蘇聯副總理一說，他
立即鼓掌表示歡迎。宋平站起來講了兩三分鐘，主要是
談他這次在莫斯科所得到的美好印象，表示謝意後，就
舉起盛着果汁的杯子伸向塔雷津，祝他身體健康。沒有
料到的是，這位蘇聯副總理卻坐着不動，很有禮貌地說
： 「果汁是不能用來碰杯的！」面對這種 「突發性」局
面，宋平帶着敦厚的微笑，落落大方地說： 「哦，我想
起來了，貴國目前正在推行 『乾法令』，是不能喝酒的
，既然沒有酒，就不能碰杯。那我就自己喝了這杯果汁
，以水代酒，向主人和在座的蘇聯朋友們表示敬意與謝
意。」宋平將果汁一飲而盡，之後，將水杯稍為往下一
翻，說： 「以乾為敬！」塔雷津又帶頭鼓起掌來。

戈夫人搖頭示意不許喝
一九八六年初春一天，戈爾巴喬夫的夫人戈爾巴喬

娃，率領蘇聯國家元首夫人、總理夫人、外長夫人等多
名 「最高層夫人」，應李則望大使和夫人之邀，到使館
觀看中國時裝表演。

那時， 「乾法令」正在雷厲風行地推行。在這次時
裝表演後舉行的茶會上，上不上少許啤酒，使館領導反
覆進行了研究，並在館內廣泛徵求意見。大家覺得，在

我們使館舉行的茶會上，給蘇聯貴賓們上一點啤酒，估
計不至於引起什麼後果。此前，在我館有蘇聯客人參加
的宴請上，都是上酒的，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我還
說，在駐莫斯科使團中，除伊朗使館一家之外，在宴請
時都是上酒的，也包括烈性酒，蘇聯人大多不敢喝，但
也有人喝的。於是，使館領導便決定：在這次茶會上，
上一點青島啤酒，供蘇聯貴賓們自由選用。令人料想不
到的是，這個青島啤酒卻惹出了一場 「禍」來。

在整個活動期間，我作為主管對外聯絡工作的政務
參贊，一直緊隨李大使左右。戈爾巴喬夫夫人在他的陪
同下，觀看了中國模特隊的表演。對於絢麗多彩的中國
絲綢、獨具一格的中國服式、中國姑娘們姣好的面容和
美妙身段，夫人連連嘖嘖稱讚。

時裝表演結束後，李大使請戈夫人和其他蘇聯貴賓
到 「孔雀廳」喝茶。該廳氣派高雅，星羅棋布的頂燈一
打開，猶如一隻 「巨無霸」孔雀開屏。在大廳的一面高
牆上，鑲有頤和園萬壽山的多彩壁畫， 「昆明湖」在壁
畫的下面相映成輝。 「十七孔橋」橫跨 「湖」的左側。
一隻袖珍噴泉則立於 「湖」的中央，此刻正處於相對靜
止的狀態， 「玉珠」過兩三秒鐘才滑下一小滴，在一泓
清潭中，若隱若現地泛起一串串 「小連環」。幾條金色
、雜色的小魚悠然自得地游弋於其間。戈夫人見狀大喜
，稱此乃 「神話般的仙境」。

喝茶時，戈夫人吃了兩三個春卷和一小碗冰糖荔枝
露。她說： 「這是頭一回品嘗中國美食，感到非常榮幸
。」

茶會開始後不久，當服務員端着大托盤走到蘇聯外
長謝瓦爾德納澤的夫人身邊時，她想伸手去拿杯啤酒喝
，但被眼尖的戈爾巴喬娃發現了。戈夫人立即向謝夫人
搖了搖頭，使出了一個 「不許」的眼色。過了一會兒，
謝夫人也許實在忍不住了，趁戈夫人與李大使談得正酣
之機，再次伸手想拿杯啤酒，但又被戈夫人給 「逮」住
了。戈爾巴喬娃一下子就把臉沉了下來，十分威嚴地說
： 「諸位可別忘了：中央有個決定（指禁酒令）！」於是
，全場一片寂靜……事後，使館總結了教訓，從哲學角
度看，我們忽略了事物的 「特殊性」：正在嚴厲禁酒的
戈爾巴喬夫的夫人當時就在茶會上。於是乎，有人便幽
默了這麼一句： 「這不正好撞到人家槍口上去了嗎?!」

物極必反
說到 「戈氏乾法令」，我還想起了許多怪現象。當

時，我在使館讀報紙，看電視，聽廣播，與蘇聯人聊天
，得到了一個極深印象：戈爾巴喬夫禁酒決心之大，採
取措施之極端，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在蘇方舉行的各種
宴請上，但凡與酒沾點邊的飲料，一滴也不上；釀酒用
的葡萄也跟着遭了殃，這種葡萄樹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
「斬盡殺絕」。樹是砍光了，但俄羅斯人對伏特加的世

代嗜好是 『砍』不掉的。在外地，譬如在西伯利亞，山
高皇帝遠，私釀老白乾層出不窮，花樣翻新，有的甚至
是用口紅 「煉」出來的。有些人乾脆就將工業用酒精，
甚至花露水兌着自來水喝，以解酒癮。有位蘇聯駐外大
使，慶祝生日時在家裡 「偷」喝了點酒，後因被人舉報
而被免職。蘇聯人相互間打電話時，因為怕被竊聽而遭
來橫禍， 「酒」這個字是不敢直說的，只能用 「那個玩
藝兒」、 「那個有意思的東西」、 「有啥可以讀讀的」
這類暗語來代替。

實踐表明，戈氏 「滴酒不許沾」這種極端做法適得
其反。國庫因為失去酒這條 「大鯨」支撐，虧損連連；
酒類生產的萎縮導致了失業大軍的擴充；廣大百姓因酒
癮長期被壓抑而對當局有諸多不滿。到了一九八八年，
「戈氏禁酒運動」實在推行不下去了，只好草草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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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手提電腦成為新寵 文 佳

出外遊玩時，我非常喜歡品嘗當地的風
味小吃。遊過南京和五台山，自然少不了品
嘗兩地的風味小吃。

南京的小吃種類很多，早點多為鴨雜湯
及小籠包之類，街頭小巷早點舖和小攤很多
。鴨雜湯中盡是些鴨血鴨腸之類的鴨下水加

上粉絲，似北方的羊雜湯，但味道比較清淡；小籠包的餡帶有
濃重的甜味和酒味，咬一口有種南式臘腸的味道。離開南京前
，我家三口在一家頗正宗的飯店放開肚子吃了一次小吃。走上
飯店二樓，窗明几淨，長長的櫃台上擺滿了數十種小吃。到了
這裡你會真正了悟什麼叫美食美器，什麼叫食不厭精。小小的
碟，小小的碗，頗為精緻。每碟一樣，長的圓的扁的形狀各異
，每樣三四塊三四個；每碗一種，稀的稠的，金黃雪白。兒子
立時兩眼冒光。我們一溜點了近二十種，擺滿一桌，弄得服務
員小姐的表情都有些異樣。結果，我們吃得碗乾碟淨，肚子滾
圓，挺解恨。

五台山是隨學校去的。可能是趕得匆忙，覺得山西的小吃
種類並不多，味道雖很具地域特色，卻實在不敢恭維。但乘汽
車從太原到五台山的半路上，吃的一次涼粉，卻令我頗為愜意
。車停在一個鄉間大道的十字路口時正是晌午。路邊高大茂盛
的白楊樹下，有一家小店，店前的樹蔭下一張方桌，桌上一塊
雪白的塑料桌布；方桌不遠處一長桌，桌上一木框玻璃罩，罩
內是一盆涼粉和幾碗配料。一切都很簡陋，但很潔淨，一塵不
染。店主人是一位五十左右的農家婦女。我要了一份涼粉，滿
滿的一碗，白而清亮，頂了一撮鮮綠的香菜，澆了一些山西的
香醋、滴了幾滴香油，又撒了些褐色顆粒狀的東西。涼粉擺在
面前，極勾人的食慾，用筷子夾一塊，顫顫的似欲掉，卻很有
筋頭，入嘴則很爽口。那顆粒狀的東西又酥又香，卻沒品出是
什麼東西。問主人，主人卻又滿滿地舀了一匙倒在我碗裡，告
訴我是碾碎的花生和芝麻。此時，陽光白花花的很晃眼，四周
很寂靜，間或有一兩輛汽車從道路上飛駛而過，反襯出鄉間那
份特有的曠寂。我慢慢地品嘗着清爽的涼粉，主人的純樸及和
善讓我的心底漾起一種頗覺親切的感動。

南京的小吃精緻小巧，食不厭精，反映了江南居民細膩儒
雅的性格，也顯示了江南魚米之鄉的富足；山西小吃的製作相
比之下顯得簡單了許多，但量大，口味重，即反映出了北方生
活的相對艱辛，也是北方人粗獷淳厚的表現。我喜歡品嘗各地
的風味小吃，風味小吃是一方風土的體現，也是一方文化的結
晶。

風味小吃 魯 人

無
酒
不
歡
的
俄
羅
斯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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